
我的小孫子法里斯出生在北京，今
年八歲。他第一次品嚐北京烤鴨是在
滿周歲那天，我們在住處附近的一家
烤鴨店為他過一歲生日。回家路上，
小傢伙被爸爸抱在懷裡，身上沾滿巧
克力顏色的醬汁，顯得很開心。就是
從那時起，我們家在小孫子的央求
下，經常過「烤鴨節」。近幾年，北
京烤鴨的價格漲了起來，但總的來
說，大家還能接受，因為品質與從前
一樣，誰能拒絕如此可口的美味佳餚
呢！
法里斯雖年紀小，卻學會了自己捲

鴨餅，用小手把鴨肉片、切成細條的
黃瓜絲和大葱絲蘸上巧克力顏色的甜
麵醬，放在薄得幾乎透明的麵餅上捲
起來，然後放到嘴裡，大快朵頤。他
捲鴨餅的動作很專業，有條不紊，似
乎很享受捲餅的過程。而且，他胸前

掛着的小小餐巾總是潔白如初，一滴
醬汁也不會沾上。幾年前，我的小孫
女薩米婭和孫子阿明也加入了這個行
列……
對很多中國人來說，烤鴨是一道美

食，重要性如同手抓飯之於塔吉克人
一樣，都需在特別的日子裡享用，或
家庭聚會，或國家慶典，手抓飯是招
待遠道而來中國客人的必備食品。人
們都說，若是沒到過天安門廣場，沒
登過長城，沒吃過北京烤鴨，那對中
國的了解就不夠全面，此言不虛。
北京烤鴨是中國最著名、最「美

味」的一張名片，如同手抓飯之於中
亞各國一樣。與手抓飯不同的是，北
京烤鴨沒法在家裡自己做。因為它需
要有專門的烤爐，當然還要有專門飼
養，且備好的鴨子。但這兩道佳餚的
共同之處是，一定要大家一起享用，

無論對美食家，抑或對這道菜而言，
若一個人獨享，不啻是一種侮辱。
北京烤鴨和手抓飯都極具魅力。你

也許是國際動物和鳥類最熱心的保護
者，抑或是最虔誠的素食主義者，但
你若吃過哪怕一次手抓飯，或是北京
烤鴨，就一定夢想再次擁有這種美食
的體驗。你的思緒將一再回到你品嚐
這無與倫比的美味佳餚的時刻。那香
味讓你難以忘懷，長久地，甚至終其
一生都會浮想聯翩。手抓飯和北京烤
鴨這兩道民族美食，無須做廣告已聲
名遠播，只要地球上還有鴨子飛（雖
然北京填鴨並非會飛的鴨子），還有
稻花香。中亞各國人民和中國人民一
直都以熱情好客而聞名天下，真想邀
請外星人來品嚐一下手抓飯和北京烤
鴨，這一天不會太遙遠了。

2017年10月5日於北京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岳。
今年5月，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暮日
時光：張居正與明代中後期政局》一書，明清
史學界元老、著名學者韋慶遠，在他這本最新
著作中，運用了大量罕見的史料，在充分肯定
張居正偉大歷史作用的同時，對他的「失誤、
失律和失德」的一面，也給予了實事求是的直
書。
張居正四十三歲入閣、四十八歲為內閣首輔

（明中期後相當於宰相）。他當國初期，正值
嚴嵩父子亂國之後，政治上混亂、腐敗，經濟
上處於崩潰的邊緣。擺在張居正面前最棘手
的，無疑是經濟問題，尤其是如何增加朝廷財
政收入問題。但在張居正看來，財政問題只是
表象，改革面臨着更多的，是深層次問題。比
如，庶官瘝曠、吏治因循等「積弊」。長期以
來，由於吏治不清，官場上充滿了各種形式主
義，推諉、扯皮、虛飾等，更是屢見不鮮，成
為官場常態。官員隊伍中，普遍存在的貪贓枉
法現象，既造成了行政效率的低下，更讓政令
無法得以貫徹實施。面對這些問題，張居正較
之其他一些改革家，不但更老練，而且更成
熟。他深刻認識到，沒有一支過硬的幹部隊
伍，再好的頂層設計、再好的改革措施，統統
難以落實到位。
有鑑於此，張居正以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

飭朝綱、鞏固國防，重整吏治、選賢任能，使
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枯木逢春、重煥生機。
得人才者得天下。張居正選人用人，最重要的
一點，是不拘一格，任人唯賢；最核心的一
點，是重用循吏，慎用清流。所謂「循吏」，
用今天的語言表述，就是那種一門心思撲在工
作上，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把困難拋開，把
事情做好，讓事實證明、用結果說話的官員。
至於「清流」，則是那些擅長於誇誇其談，唱
功好做功差，說得多幹得少，滿腦子道德教化
的人。在「循吏」與「清流」之間，張居正態
度鮮明，毫不猶豫地啟用前者，毫不客氣地拒
絕後者。這一點，從他對海瑞和戚繼光二者使
用的不同態度上，便可窺一斑、得到佐證。
海瑞，故事很多，名氣很大。尤其是他抬着

棺材向嘉靖皇帝上書進諫的事，幾乎婦孺皆
知，可謂廣為流傳。事實上，即便在當年，海
瑞就已經成為清官的「化身」。嘉靖皇帝去世
以後，徐階把海瑞從監獄裡放出來。鑒於海瑞

的名聲，徐階決定重用海瑞——讓他到江南當
了應天府巡撫，管轄南京周圍幾個最富有的州
府。海瑞是個極具操守的人。上任之後，不坐
八抬大轎，寧騎驢子上班。對此，一些部下，
看在眼裡，氣在心上。原因明擺着，「一把
手」只騎驢子上班，別人有誰還敢坐轎子？
然而，海瑞又是一個十分理想化的人。以斷

案為例，但凡富人和窮人打官司，不管有理無
理，一般都是富人輸；哥哥和弟弟打官司，大
多是哥哥輸；強勢者與弱勢者打官司，大多是
強勢者輸。如此一來，富人也好，大戶也罷，
或擔驚受怕，敬而遠之；或腳底抹油，能跑便
跑。結果是，州府的稅源沒了「活水」。不過
短短兩年，當地賦稅減少了三分之二。海瑞不
從自己身上查原因，卻認為「滿天下都是婦
人」，以致憤然辭職。當時的首輔高拱，聽之
任之，不予挽留。結果，海瑞就只好回到老
家——海南瓊山——賦閑去了。
張居正任首輔之後，要求三品以上大臣，都

要向朝廷推薦人才。其中，不少人推薦了海
瑞。時任吏部尚書楊博，還曾就這個問題，專
門游說張居正。然而，張居正不為所動，就是
不予起用。在張居正眼裡，海瑞是一個有道
德、善自律的好人，但好人未必就是好官。好
官的標準應當是——上讓朝廷放心，下為蒼生
增福。而海瑞做官，只有原則，沒有器量；只
有操守，缺少靈活。因此，有政德，無政績。
是一個典型的「清流」，不好使用，不能使
用。
相反，張居正啟用戚繼光時，後者只是個總

兵。那時，總兵雖是「省軍區司令」，可上面
還有一個總督呢。總督，既是地方的行政長
官，又是總兵的頂頭上司。以往，但凡總督和
總兵產生矛盾，朝廷撤換的必定是總兵。這，
幾乎成了「慣例」。張居正恰恰相反——不管
他人如何攻擊、怎樣貶損戚繼光，抑或他和總
督產生矛盾後，張居正始終對他信任有加，撤
換的都是總督。不僅如此，每個總督上任時，
張居正都會親做「任前談話」，明確要求支持
戚繼光。正因此，戚繼光擔任薊遼總兵十三
年，薊遼沒有發生一次戰爭，蒙古人也沒有一
次進犯。辯證地看，這既是戚繼光恪盡職守的
功勞，也是張居正知人善任的結果。
政因人興，事在人舉。孔子認為：「政在選

臣」，墨子強調：「尚賢者，政之本」。兩人

表述不盡一致，大意相同，說的都是選賢任能
的重要性。從萬曆元年到十年，張居正政績斐
然。他重用名將李成梁、戚繼光、王崇古等，
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異族每次入侵都大敗
而歸，只得安分守己而與明朝進行和平貿易。
南方少數民族的武裝暴動，也都一一平定。國
家富強，國庫儲備的糧食可用十年，庫存的盈
餘，超過了全國一年的支出。交通驛站，辦得
井井有條；清丈全國田畝面積，使得稅收公
平。經過張居正的苦心經營，明朝成為彼時全
世界最先進、最富強的大國。
張居正是明代最有權威的首輔，也是中國封

建社會後期不可多得的政治家。萬曆十年
(1582)病卒後，遵其遺囑，千里迢迢，發喪回
鄉，歸葬故土。張居正墓園，亦即張居正紀念
館，位於湖北省荊州市沙市區首輔路16號。退
休的第二年，我應邀在湖北《楚天消防》任
「總編室主任」期間，曾參觀過張居正紀念
館。這座佔地面積約10,000平米的紀念館，坐
北朝南，主體建築分佈在南北一條軸線上，由
儀門、庭園、半月池、張居正塑像、神道、墓
碑、及純忠堂、太岳堂等8部分組成。神道兩
側的石人、石馬、石羊、石虎兩兩成雙。庭園
兩廂附屬建築東側為太岳堂，堂內展出有張居
正畫像、帝鑒圖說等珍貴文物及生平簡介；西
側為純忠堂。園內亭、廊環繞、磚石鋪地，銀
杏、香樟、松柏及梅竹等，枝繁葉茂，鬱鬱
葱葱，其結構按明代墓葬等級制度佈局。整座
墓園古樸典雅，莊嚴肅穆，是人們憑弔先賢、
訪古探幽的休憩場所。置身其間，穿越歷史，
一股對張居正肅然起敬的情感，不知不覺爬上
心頭。
張居正有句名言：「世不患無才，患無用之

之道」。各級領導幹部，應該具備識才的慧
眼、用才的氣魄、愛才的感情、聚才的方法，
知人善任，廣納群賢。時代不同了，社會進步
了，我們理應超越張居正，努力開創人才輩出
的良好局面。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
夢，既離不開一套相互制衡的管理體制，更離
不開一支廉潔高效的幹部隊伍。這，也算是張
居正重整吏治、選賢任能給我們的一點啟示。

新出的《文學評論》總第50期，
有篇寒山碧〈關於《香港文學大
系》的緣起與點滴〉的文章，讀後
勾起不少感慨，深信一事之成，每
歷經波折。迄今《大系》十二卷已
出版，《導言集》也出了專書，
《編後感》也行將出版。一雞三
味，應是香港文壇近年的盛事。
文章提到本世紀初，何志平任香

港藝術發展局主席時，擬撥款300萬
資助撰寫《香港文學史》，可惜只
聞樓梯響。當年我們都認為盧瑋鑾
（小思）不出，誰與爭鋒？不久，
陳萬雄代任文委會主席，曾極力推
行此事。他的同鄉陳青楓走來告
我，力邀書寫「通俗文學」一章，
只因我被目為收藏報刊資料豐富
也，而且從來沒「看輕」這些所謂
「垃圾」。可惜，美事亦不知如何
告終，得個講字。
寒山碧文章中提及區區，所云亦

是。他說在任藝發局文學組主席
時，曾極力在局中爭取重續何志
平、陳萬雄的提議；在每周六的茶
局中，寒山碧念念不忘這事。有次
還提及藝發局有筆撥款，可供有心
人去完成這壯舉。誰人可寫？誰有
資格？九七前，不少內地學者競寫
香港文學史，但無一令人嘆服；有
的大著還是鉸剪加漿糊的黐拼之
作。我曾訪內地一學者，在其家中

時，問《人渣》可在否，能不能借
我出外影印。
他一聽，一愕，什麼「人渣」？
我說在你的文學史中有提及呀。他
一怔一醒，繼而哈哈大笑：「鉸剪
加漿糊來的。」這位教授的坦坦蕩
蕩，從來就為我所佩服。
這類香港文學史，怎不令人慨
歎。寒山碧說，不寫「史」，編個
資料集應可以吧。有次飲咖啡，他
問我有何人可任此艱難事業，我立
馬推薦陳國球大兄，寒山碧立馬應
承，我立馬打電話給國球大兄，卒
之由我做「柴可夫司機」，駕車直
奔陳國球當年任教的科技大學。寒
山碧說乘地鐵再轉的士，記錯了。
記得那夜在科大餐廳，三人共商

此事，寒山碧說按程序要「招
標」，但相信無人肯投，國球大兄
有意為此，可扶一把云。
後來三人再吃一次晚飯，商討細

節。事後我感到十分輕鬆，我這中
間人終於幹成一樁好事，以後的事
可與我無關了。想不到，國球大兄
卻邀我主編《通俗文學卷》；再其
後，還邀我出任編委。
寒山碧後來再不競選連任藝發局

文委會主席，專心寫他的大堆頭著
作。然而，不當主席後，寒山碧落
落寡歡，間中還慨嘆人不在茶亦不
在，以前當主席時很多圍在他身邊

的人，大都已「鳥獸
散」了。我聽後每大
笑，指他年記一大
把，還看不透這世
態。
《大系》逐卷出版

後，我知他心中有
結，於是囑《大系》
研究助理告知國球大
兄，應贈書給他也。
寒文說二零一六年收
到「贈書」，但沒
「細看」；他是催生
者，怎不「細看」？

不同年代，有不同的集體回憶 （collective
memory）；可能你不是同年代，但也可來感受
一下他們的經歷，也許別有一番滋味。
「荷蘭」是其中一個最早進入中國經商或侵佔
中國的歐洲國家，所以但凡是從「荷蘭」引入的
東西，也在其名字之前冠以「荷蘭」二字，如
「汽水」叫「荷蘭水」、「汽水蓋」叫「荷蘭水
蓋」、「豌豆」叫「荷蘭豆」。

1876年，清人葛元煦在《滬遊雜記》中提到
當時上海售賣汽水的情景：

夏令有荷蘭水，檸檬水，係機器灌水與汽入於瓶
中，開時，其塞爆出，慎防彈中面目。隨到隨飲，可
解散暑氣。
由此可見，晚清時期已有好一部分中國人接受
這種「洋鬼子飲料」了。

出生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小兄弟，相信也有
過玩「荷蘭水蓋」的經歷——用槌子把蓋打平，
有人在中央鑽孔玩旋轉，也有人做飛鏢。大家莫
看輕這些小小玩意，當中除具「創意」外，還蘊
涵着「資源盡用」的概念哩。回歸前的香港政府
和回歸後的英國政府，為了表彰一些曾對香港社
會作出重大貢獻的人士，會頒予他們大英帝國勳
章。曾獲此等勳章的華人有：「慈善伶王」新馬
師曾；奧運金牌得主李麗珊；娛樂業大亨、慈善
家邵逸夫；作家、慈善家鄧永鏘；諾貝爾物理學
獎得主高錕等。驟眼看去，「勳章」像個「荷蘭
水蓋（飛鏢）」；又有人認為「授勳」只是「虛
銜」，「勳章」猶如「荷蘭水蓋」，爛鐵一塊，
一文不值，於是戲稱「勳章」為「荷蘭水蓋」。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小童在不滿鄰居或同學因

有小小成就而不可一世時，多會說以下一句佻皮
話語，以示不屑：

飽死荷蘭豆！
有時也會在說此之前加上「好叻咩」（很棒麼）
來加強語氣。大人遇上類似情況，就會簡化的說
「飽死」。於17世紀佔據台灣的荷蘭人把「荷
蘭豆」引入台灣。及後，「荷蘭豆」也有在本地
栽種，但不多。當時的「荷蘭豆」多數是入口
的，價格自然比一般本地菜蔬為高。如此看來，
當時有「荷蘭豆」吃的家庭可算「巴閉」。有些
人因自恃有能力吃「荷蘭豆」而「招招積積」、

「巴巴閉閉」，旁人看得不是味兒。有人便連咒
帶罵的、人前或背後的說：「那吃荷蘭豆來個飽
死罷！」
溫飽，人之所欲；得溫飽，人人羡慕，如因可

吃得飽而致死，是一個極大的諷刺。後來在民間
流傳了以下一句童謠：

飽死荷蘭豆，餓死芹菜頭。
後半部只與前半部遙相呼應，沒什麼意思的。
可能是「荷蘭人」的「毛」髮偏「紅」，被佔

領時期的台灣人便叫荷蘭人做「紅毛」或「紅毛
鬼」。有了「紅毛」這個稱號，所引進的水泥叫
「紅毛土/灰」，廣東人則叫「紅毛泥」；所引
進的男士超短髮型叫「紅毛裝」。

「紅毛裝」指在頭上留下吋來短髮，活像個鮑
魚刷（Abalone Scrubber），「陸軍裝」卻要剷
至「見青」（看得見頭顱），「花旗裝」則指在
頭上留下數吋頭髮（「花旗」是美國的俗稱，因
為廣東人覺得該國國旗花花綠綠）。可以這麼
說，「陸軍裝」過半個月成了「紅毛裝」，再過
一兩個月便成了「花旗裝」（速度因人而異）。
台灣有以下一句與「紅毛鬼」相關的俗語：

打劫紅毛鬼，孝敬法蘭西。
廣東的版本則是：

打劫紅毛鬼，進貢法蘭西。
「法蘭西」是舊時台灣對「France（法國）」的
音譯（「蘭」讀「蘭3-1」）。以中國當時的國
力，是很難對抗「洋人」的。因此，從「荷蘭
人」手上奪得財物不是輕易的事；可後來卻把這
些來得不易的財物奉獻予「法國人」，亦即財物
最終也是落入「洋人」手中，那強奪時所付出的
心力是白費的了！大多數人認為這就是：

左手嚟，右手去。【剛得來的又馬上失去】
由於「不正當」是先決，所以以下一句才貼切：

冤枉嚟，瘟疫去。【Ill got, ill spent.】
【不正當途徑得來的也會在不正當情況下失去】
當中帶有「不義之財永無久享」的意味。
話說回來，不是這個年代，哪會有這個經歷；

沒有這個經歷，哪能把這些寫下來哩；一如正在
「消失中」的粵語，亦只得我們這個年代的人才
有那份熱情和能力去將之記錄下來。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
com/

■黃仲鳴

《香港文學大系》緣起

集體回憶﹕與「荷蘭」相關的用語
烤鴨節

歷史與空間 字裡行間

■拉．阿利莫夫
（塔吉克斯坦）
黃玫譯

■梁振輝香港資深出版人

■張桂輝

粵語講呢啲 絲路詩絮

無論詩詞，開頭或曰起筆極為重
要。若能先聲奪人，攝人魂魄，豈有
不讀至篇尾者。即清李漁在《閒情偶
寄》中所說：「開卷之初，當以奇句
奪目，使之一見而驚，不敢棄去。」
范先生當然知此關鍵，知之復能踐
之。如其《驀山溪．退思園》：「欲
補天剩火墮晴寰，孰幾走層巒」，
《月下笛．〈宏興詩〉序》其二：
「馬踏長風，風追去燕，碧穹何
有」，《水調歌頭．七月七日全面抗
戰八十年之夜北京雷雨大作有記》：
「壯士幾多恨，忽作炸雷鳴」，《八
聲甘州．雪夜有感》：「看雪飛雪舞
又新年，天幕已重懸」，《鷓鴣天．
丙申中秋賦得東風航天城月圓》：
「有月於心常自圓，霜輪恰倚箭樓
懸」，《一絡索．雨林籐瀑》：「曾
與藍天約好，碧雲知道」，《人日立
春有記》：「此生此日與春同」，
《丙申春箋》其三：「綠雲深淺抱輕
紅」，《北戴河月歌》：「今宵明月
舊相識」，《北雙調．清江引．神舟
巡天》：「故鄉客來天細掃」。
填長調詞時，思路要能展開甚至放

射，想像要能豐富甚至浪漫，否則必
成積石墓塚，徒具死形而乏生氣。此
點，范先生可成正例典範，如《甘州
．紅葉》：「是補天遺火，荒原餘

燼，戰地煙旌」，《高陽台．黃旗海
舊寨》：「濕紅霜葉斑斑淚，是當
年、鐵血銅顏」，《古關》：「前去
雲邊新築壘，雁聲不似劍聲濃」。再
者填長調與小令有別，長調需首尾呼
應，方可長而不懈，渾然一體。范先
生之《永遇樂．北固樓步韻懷稼軒》
詞足可借鑒，全詞起句「遺響縈欄，
拍痕難問，稼軒憑處」與全詞結句
「涮塵眼、新濕青碧，是君淚否」回
轉相顧，致使全詞若龍捲風勢，嘯吒
風雲。
作詩填詞，非僅憑才學生硬擠出，

需憑作者豐沛的感情自然流出。值范
先生六十有二的端午日，思及亦為屈
夫子投汨羅江之年壽，慨然賦《金縷
曲》一闋，酣暢淋漓，當與識者共
賞，其詞曰：

我亦如君老。若蒿萊、馥兮蘭蕊，
香兮蒲杪。遙語殷殷留長幅，還有幾
多殘稿。幾回夢、難醒難了。博帶峨
冠天問遍，剩九歌、寸寸離魂草。心
血讀，肝腸攪。

湘波載月湘山曉。照影來、旋花瀲
灩，翻鳴飄渺。浮濁回風寒煙白，可
識青襟曾掃。又可識、春秋懷抱。且
把清吟噴玉笛，寄流年、相約聽雲
表。千滴淚，一聲嘯。
作家成熟的標誌就是其風格已經形

成。不同的經歷，造就不同的性格，
看問題會有不同的視角。范先生之
《望遠行．忻口》，只因軍旅出身，
方有鏜鞳大聲，亦當與識者共賞，其
詞曰：

黃花唱壁，沉雲過、洗略當年奇
勢。彈痕重拂，歲月堪憑，試問舊來
誰識。漫嶺閒風，偏羨創殘盤錯，猶
着那時秋氣。更依稀、青髮丹心未
死。

如是。環壘列雕陣虎，踏血號、舞
戈揚幟。矢雨潑來，電光掠去，遑數
鬼倭遺幾。應記英雄魂魄，男兒肝
膽，不負軒轅青史。折一枝豐蕾，霜
空遙祭。
范先生所填長調，當今詩壇逾者甚

少。每遇一題一闋情難抒盡時，往往
同調同題數闋連出。像《鶯啼序》這
樣的超長調，他人只偶為之，范先生
是擅為之，且揮灑自如，令人艷羨。
范先生諸體兼為，容在下斗膽為其

排序，長調居一、小令居二、絕句居
三、歌行居四、律詩居五、散曲居
六。前四體如同野戰，瀟灑自如。律
詩如隊列，被腦海中的口令約束，致
使稍顯呆板。散曲缺了幾分「俏
佻」，確也難為大校了。得與范先生
相識，令在下又多一師，文中荒謬之
處，望范先生不吝教我。

20172017年年1010月月1717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文  匯  園A20 ■責任編輯：張岳悅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本版逢周二、六刊出

選賢任能張居正

■張居正故居 網上圖片

■2009年，寒山碧受聘上海同濟大學兼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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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棚閒話 渴虹垂地吸長川
——范詩銀詩詞賞讀（下）

■褚寶增
中國詩詞創作院
常務副院長


